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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哲学的图解--------杜丽娘形象的美学分析
   内容摘要：理欲之辩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无人欲”在主体层面固然有其合理之处，可是，这种理欲对立观到了明代，成为一种宗教伦理与行为规范，也成为残害人性的合法借口。对此身同体受的汤显祖则通过牡丹亭，特别是通过主人公杜丽娘的对合“理”之“欲”的大胆追求。阐述了自己“欲即理”之思想。在本层层面，在牡丹亭下，在杜丽娘心中，不是人享有爱，而是爱享有人生，爱决定人生作者用文学形象对宋明理学之不彻底性提出了抗议，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非实用、非官方之实用主义御用文学而求美好人性的纯美文学之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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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王蒙先生认为，人生宝贵的是生命，只有写出了超过生命的事件或者理念或者情欲，才算是达到了艺术的及至。这个及至是什么？就是超越人的生命。什么能超越人的生命？就是能决定生命、控制生命、制造生命的近似荒诞或神圣的东西。这种东西，除了上帝只有艺术。艺术的及至是写在人的生命之外所存在的能决定生命的东西，这种东西为人与天共有。所以是宇宙的、是哲学的、文学能表现它，所以是艺术的。王国维先生评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时深刻指出：“《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宇宙的也，哲学的也，文学的也。”如果我们套用一下王先生的观点，那么《牡丹亭》则完全可以比肩

《红楼梦》，也是“宇宙的也，哲学的也，文学的也。”其美学价值以至秦文学之至境。写出了超越生命的事件：人鬼媾和，死而复生“写出了超越生命的理念：爱欲高于一切，为天地人伦之至理；也写出了超越生命的情欲。这就是天人合一或理欲合一。合一与阴阳或情欲。

为论证方面，我们有必要对王国维先生的观点予以理论梳理.
《桃花扇》以名妓李香君与名士侯朝宗之间的爱情故事为经线，以明末初社会动荡为纬线，反映在江山易主,天地变色之际，社会各级层人物的品节。劝诫世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号召人们“一身而系天下危”。侯朝宗作为深受皇恩的士子却变节投敌。成为“贰臣”之属。其品德节操则远在烟花女子李君香之下。很显然，这出戏是“高台劝话”，是图解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宣扬的是儒家的君臣大义，是典型的“官方之言”。所以，王国维把它划入“政治的”，其主诉对象是庶民百姓或承蒙皇恩的士子，而不是“君”或“王”，“圣”或“贤”，而是君王或圣贤在布道，在劝话。所以它又是“国民的”，又因为它只是在明清易代之际，推而广之，也只指历史上特定年代的故事，至少只是战乱之际而非承平之时，所以它又是“历史的”。这样的作品，以唐人之言，就是“文章合为事而做，歌诗合为时而著”。属于“文以载道”之正统文章，用上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主流文艺批评标准，属于典型的“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正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桃花扇》指斥降清的侯朝宗，但清朝统治者却对该剧末加以禁止。当康熙皇帝前来祭孔时，指名要该剧的作者孔尚任陪祭。这与清朝把降清的洪承畴等人列为贰臣传而把抗清的史可法等人奉在精忠谱是同样的道理。

王国维先生认为《红楼梦》是“宇宙的”、“哲学的”、“文学的”，即“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因为，官方禁止、删节、篡改《红楼梦》，却肯定、宣传、提倡《桃花扇》。这从曹雪芹与孔尚任的个人遭遇上也可看出来。政治是十分功利化的实用实践，而真正的文学则是超越的，是美学的，是永恒的，无差别的人性之表现。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哲学不正是这样的吗？而《红楼梦》也是这样的。

本文所要揭示的正是这样一个命题：《牡丹亭》是舞台上的《红楼梦》。它也是“宇宙的”、“哲学的”、“文学的”。《牡丹亭》是舞台上的人性展，作者用“亭”暗喻“舞台”，而“牡丹”则“美女”、“美丽人生”，“牡丹”享有“国色天香”之称。从唐后一直专指美丽女性，在《西厢记》中，作者用“露滴牡丹开”巧妙地告诉人们男女主人公首次床第云雨，一直到现代，林语堂先生仍然把“牡丹”作为他的唯一一部“艳情”小说的女主角来写。所以，作者的“牡丹亭”就是“牡丹情”，就是女人情，就是人情、人性、人心。他要告诉世人的是什么是人，什么是美好人生，人究竟应该怎么活着才算是圆满人生。同时又告诉人们不应该怎样活着，怎样活着是扭曲的人生、残缺的人生。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人]与存在[天]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人啊，认识你自己”。这种认识又可分为“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三个侧面与两个阶段-----是生还是死。《牡丹亭》恰恰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就是人是爱的动物，从爱而来，奔爱而去，生也罢，死也罢，在爱中，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为了支撑这个观点，有必要沿着《牡丹亭》的故事梗概而逐步转开论证。

贫寒书生柳梦梅为求功名富贵，不得不寒窗苦读，以求进士及第，封妻萌子，光前裕后。大白天为不负光阴，只好钻进故纸堆中，品位圣人说教，人伦大义，“存天理，无人欲”与“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填满了脑子。他已到“种情”之年，却未曾有过半点“青春骚动”。可是，一旦他睡着了，在梦中，在另一个世界里“本我”就出现了原形。有一天夜里，他梦见在一座花园里的梅树下立着一位国色天香绝代佳人[不是梦见梅，而是在梅树下站着“牡丹”，暗扣人名和曲名，而梅则指有花无叶，严寒独开，显然另有所寄]。从此以后，读书心不在焉，欲火难抑，情不自禁。怎样好的义理词章，怎读不下去。终日思念那位闺秀人儿。而与此同时，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从老书生读书受教，以使她在“无邪”二字上立身，在“有德”二字上齐家。可是，事与愿违，在读《诗经》首篇时，因“关雎”一诗而使她伤春、寻春[梅花象征冬天，在人伦严冬中的杜丽娘从来没有正常人的思维，《诗经》中“兴”即“起”，引起下文。未曾想却兴起了杜丽娘这朵冬天的花伤春、惜春]她也开始了做梦，在梦中与一个百衣秀才幽会在花园的牡丹亭畔。“牡丹亭”者“牡丹情”也。而“露滴牡丹开”，恰恰在中国古典中就是做爱，而公开的爱情，在传统文化中正如孔庆东先生所言，是贬义词，人们常用曲笔而婉表，这样以来，牡丹亭的象征意蕴就昭然若揭了。爱在古代，是兼有欲与情之双重含义的，在本戏曲中，前半部分为欲，后半部为情。丽娘像一只蛰伏地下17年的17年蝉，破土而出就是为了这金宵一刻。高潮过后便立即谢世。可惜丽娘只是卢生一梦。书生梦及第，姑娘梦嫁郎，但梦终归是梦。梦醒之后相思不已，一病不起，终至不治。她在弥留之际，要求母亲把她葬在花园的梅树下，这株梅树正是书生柳梦梅梦见的那株。诚可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就是爱的力量，打通阴阳，接通男女，超越时空，这并没有什么荒诞，而是艺术的真实，美学的真实，本体的真实。杜丽娘之心与柳梦梅之心已经灵犀相通。她似乎已经知道迟早有人来此觅偶，于是又吩咐丫鬟春香将自己的画像藏在太湖石下备用。这时候，其父杜宝升任淮阳安抚使，委托塾师李最良葬徒并修建“梅花庵观”，一为亲师们纪念凭吊，二为使女徒阴中冥修。在杜宝与陈最良眼中，丽娘之为情而死是极失体面的事情，所以，即使死了，仍不放过，要她冥修，故修庵建观，以继续磨性灭欲大业。三年后，按中国民俗，是冥中之灵转世为人之年，就在这时，柳梦梅赴京应试，借宿梅花庵中，散步时“无意”捡了丽娘画像。画像栩栩如生，又象似曾相识，一见如故。梦梅恍然大悟，原来这人正是三年前自己梦中的情人，三年来旦夕思念的佳人。丽娘这时候魂游花园，再度与梦梅幽会，二度春风云雨。接下来梦梅根据丽娘之指点，掘墓开棺，丽娘死而复生，光亮更似从前。她与梦梅携手共车，到了京城临安，梦梅考中状元，大魁天下。丽娘也遇见了在外避难的母亲和春香，解除了父亲对梦梅的误会。父亲本人也时来运转，官晋一级，从安抚而升任平章。有必要指出的是，梦梅的状元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伯乐”-----大字不识的苗舜宾------“慧眼”识英才得到的。而杜宝呢？治淮无策，一筹莫展，最后只得贿赂李全之妻杨氏，走夫人路线，这才稀里糊涂的退兵言和，官升一级。即使那个因为丽娘之死而无以为生的陈最良也跟着龙王喝上了浑水，因为一封莫名其妙的修书而得到早已绝望的功名，好象把灰重燃起来，把沙蒸成了米饭。全剧以大团圆结束。

这出荒诞剧，其实并不荒诞。它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或天理：爱情可以拯救一切，有了爱情，就有了一切；没了爱情，也就没了一切。男欢女爱，是人生第一大事，失此便失去了功名，失去了人生，失去了一切。爱就是人的本质，是生活的真谛。梦梅考中状元，凭的是什么？不是真才实学，论学力，他远在陈最良老儒生之下，凭的是与丽娘的爱。杜宝官升一级，凭的是什么？不是治淮有方，论手段，他远在李全夫妇之下，凭的是他与梦梅尽释前嫌，成就了人世姻缘。陈最良为何成了陈绝良？为什么又从陈绝良而高中举业？前者是因为他以理学教条埋葬美好姻缘，后者是因为美好姻缘重续，他也跟着沾光。最关键是丽娘的起死回生与两次与梦梅幽度春宵，凭的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爱。爱就是一切，是生命最高境界。爱可以“齐物”、“齐梦”、“齐生死”、“齐阴阳”。在爱中，人与梦，神与体，生与死，完全没有差别，只有在爱中，人才叫“自我实现”，世界才是“大同世界”，也叫做“无差别”境界。庄子哲学的真谛，在于“齐物”即“万物无差别，一切都是存在；万物无区别，一切都是过程。”但庄子除了梦没有给出现实“无差别”的“齐物”境界的门径。他说自己在梦中化蝶，醒后不知道自己是蝴蝶还是庄周，其实是说自己醒来等于在梦中。牡丹亭的成功之处，在于向世人揭示：无差别境界，在梦中，更在爱中。齐物之境，唯有爱情。爱情可以起死回生；爱情可以化梦为真；凡是对他人之爱做过助益之事的人，都可以从中分得爱的残羹。笔者认为，汤显祖与曹雪芹一样，思想已至生命止境。但汤显祖比曹雪芹之思想，更加入世，更加积极。曹雪芹的哲学是虚无主义或存在主义，老庄主义，这从“好了歌”及跛足道人及癞头和尚的言行中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宝黛二人忠心相爱，也都认为《西厢记》胜过经书，似乎已触摸到爱情的边缘，可是终究还是回到科举之路，纲常名教之“正途”去了。宝玉为什么挨打？不就是因为宝玉有了爱吗？有了欲吗？宝玉被打只是序曲，宝玉后来不再挨打，然而却弃所爱之人而娶不爱之人，向纲常名教投降，走上科举求官之路。而《牡丹亭》则相反，统篇自始至终贯穿一个坚定的信念：爱是人生唯一的上帝，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没有爱，便没有一切。爱是生命之唯一目的，在爱面前，所有的存在，都是手段，也都没有差别，属于“齐物”，人生之一切的一切，都缘爱而生，而没，而依附。生命就是因爱生，因爱而无的过程。把生命归之于爱，连梦也归之于爱。这与《红楼梦》把一切要么都之于梦------虚无------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要么把一切又归于有------功名-----兰桂齐芳，钟食鼎鸣，是有很大不同的。曹雪芹一会儿推崇爱欲而反对名教，这从黛玉劝宝玉之言中可以看出来，一会儿又反对爱欲而主张名教，这也从焦大醉骂，宝玉挨打中可以看出来。而《牡丹亭》则不同，始终高举爱欲大旗，连梦，连生死都附丽于爱的大道之上，没有爱，生即是死，而有了爱，死却回生。在爱面前，生死没有差别。哈姆雷特认为是生还是死，是人生的问题。而在牡丹亭下，唯有爱或无爱，才是一个问题，生死在有爱之后，是一致的，无差别的，既然连生与死这样的哈姆雷特命题都“齐物”了，人生还有什么东西在爱面前不能“齐物”呢？当丽娘的爱遭遇挫折后，杜宝一家妻离子散，先生也从“最良”而成“绝粮”，杜宝本人也在仕途上是一筹莫展，一家人树倒猢狲散。可是，当丽娘的爱实现后，一切都柳暗花明，瞬间峰回路转。所以，55折的大戏，最后以“大团圆”作结。因为爱重回人间，那个成天摇头晃脑，子曰诗云的先生也因丽娘之爱的实现而获得功名，而把爱和被爱集于一身的柳梦梅也高中状元。他之状元不是诗文词章做的好，而是遭遇了爱神的荫护。只要懂得爱，会做爱，有无学问都照样作状元。作者安排了一个文盲苗舜宾做阅卷者，其寓意十分深幽，在爱神面前，文盲与非文盲又有什么区别？甚至学问越多越反动，程朱理学越精通越无用，越不知爱。冯梦龙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在《牡丹亭》中得到了宣泄。真情大于名教，名教泯灭人性，是人类之大敌，是一剂伪药。只有文盲，不懂名教的苗舜宾才最识货，才能选拔出真状元-----爱的实现者。

《牡丹亭》的哲学是爱的哲学，爱的人生观，价值观，宇宙观。人因爱而生，为爱而死，因爱而起死回生。爱在牡丹亭中，是拯救灵魂，实现人性自由，人生幸福的灵丹妙药，不二法门。这是《牡丹亭》不同于《红楼梦》的地方或高于《红楼梦》的地方。在《红楼梦》中，爱也是虚的，也是一场梦，爱归之与梦。所以宝玉的性爱启蒙要在梦中由警幻仙子传授。而《牡丹亭》则相反，有了爱，梦也是实的，人生就是一场爱。爱贯穿从生到死之过程，又贯穿起死回生之循环。爱是世界的本质，宇宙的本源，爱就是上帝。这种爱的宣言，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博爱”主义或基督教伦理中的“泛爱”主义，更加极端而绝对，爱成了西方哲学中的“本体”-----终极的“自存在”，而人作为主体------也是“被存在”而已。这一主张或理念是《牡丹亭》的生命与价值，也是它高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之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中，只忠义二字。主人公都是英雄，全部不懂得爱。《三国演义》中所见得的爱，是紧张的杀戮攻掠之间隙的“稍息”行为，貂禅与吕布之爱，搅和在王充与董卓之政治斗争中，成了调味品、添加剂。政治高于爱情，有了权利，就有了一切，爱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或砝码。《水浒传》则更离谱，爱几乎成了奢侈品，成了毒品，成了祸水。其中有爱的人如潘金莲、阎婆惜、李师师都是反面角色，是“革命”的对象。为了哥们义气或兄弟之情、忠义之行而杀妻的宋江、害姊的杨雄、杀嫂的武松、拒情的燕青全都成了义薄云天的豪杰，而不懂爱的李逵，不能爱的鲁达，失去爱的林冲，也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只有一个为爱而战的人，那就是“矮脚虎”王英，一个“矮”字，就说明了一切。《水浒传》是反爱主义的大书。然而，《牡丹亭》上却高扬着唯爱主义的大旗。在中国文学史上，唯爱主义作品，除了《西厢记》以及四大传说之外，《牡丹亭》是最为杰出的文学重镇。

在西方文学史上，唯爱主义几乎等同与唯美主义。其作品汗牛充栋，不绝如缕。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他在《莎乐美》中就把爱等同于美，远高于真和善，连血淋淋的杀头都无比美妙，以为有爱存在。莎乐美亲吻约翰的人头。把血腥味比作爱情的苦味，十分欣赏，十分快乐。死亡，只要有爱存在，鲜血也变的美丽。善与恶在爱情面前化做一团乱麻。这与牡丹亭中生与死，梦与真的临界状态不是一样的吗？《莎乐美》的主题是：爱就是美，美就是上帝，爱就是上生。没有爱，人不过是一粒沙子而已。王蒙先生号称在作品中绝不涉性、弘欲、煽情，向来以作品“干净”而标榜。可是，当他看了《莎乐美》以后却称赞有加，不知对于《牡丹亭》，他该做何评论。《牡丹亭》指斥官方哲学，公开称颂爱的拯救，欲是幸福，缘是成功。虽然其中没有莎乐美欣赏爱人血淋淋人头之场面，可是，开棺掘墓，死而复生，魂灵与真人共枕，难道不更能说明爱的绝对与伟大吗？杜丽娘比之莎乐美,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年来，巴别尔在世界文坛风头强健，其代表作《骑兵军》把血腥的战争审美化了，正如莎乐美之于人头，杜丽娘之于幽魂。然而正是这个巴别尔公开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快乐，为了同女人睡觉。”按照弗罗伊德的理论。性欲滋生爱情，爱情升华创造。正如西塞罗所说：历史是思想的延伸，世界是思想的结晶。在弗罗伊德那里，思想却是欲望的转化，正如蚕是蛹的转化。《牡丹亭》为弗罗伊德理论及巴别尔之言，提供了最好的注脚。杜丽娘因爱而出生，为爱而蛰伏。当有人为窒息其爱而试做努力之时，不经意间却挑逗了她的爱，唤醒了她的爱，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爱就爱到底，由活着爱到死，再由死而爱到重新活。这使人想起了西方互伦特神父因赐爱而使盲姑娘复明的故事。在中世纪之欧洲，一个人被判死刑，在临刑之际，如果有姑娘站出来说：“我愿意嫁给他”。那么，刀下鬼瞬间就是人世人。爱可以拯救，在《牡丹亭》中，有了爱，人可死而复生。爱不仅是拯救，爱就是本体，爱就是超越。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人心攸同；南海北海，道术未裂。这里的人心与道术，不正是爱么？

张爱玲认为，除了食色之性外，人一无所有，5000年的文明教化[官方道统，以陈最良为模特儿的经书义理]都白费力气了。她不仅是唯爱主义作家，也是唯爱主义实践家。为了爱，或者为了床第之乐，不惜与汉奸同居，置爱欲于民族大义之上。黄庭坚甚至说过，为了生前一杯酒，不惜放弃身后万世名。苏武何等英雄，可是却与胡妇生子，爱高于一切，欲压倒一切，这正是《牡丹亭》主题的“生物基础”。在中国民间，向有“劝赌不劝嫖”、“不读孔孟，不绕月老”之说。几千年都把爱欲之实现，看作人生头等大事。其实连孔子自己也承认“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好德是尽义务，好色是展本能。好德是相对自然，好色是绝对自然。相对必须服从绝对。即使经书义理所宣扬的都是真理、是道德，它也必须服从爱欲，服务与人生。按弗罗伊德理论，经书义理，道德教条不也是人的爱欲的升华或转化吗？二者之间是本与末，源与流的关系，怎么可以“存天理，灭人欲”呢？人欲是天理的本与源，灭人欲不就是给天理釜底抽薪么？既然“天人合一”，那么“理欲”岂能为二？中国传统官方哲学的虚伪性不就在这里吗？在《牡丹亭》中，天理名教的化身是陈最良，最后沦落为“陈绝粮”，这个人想起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想起了《儒林外史》中的王玉辉。泰戈尔说过，违背绝对自然的东西就意味着强化。在《牡丹亭》中，杜丽娘青春似一堆篝火，《诗经》词章只不过是一根剥火棍，一旦被撩拨而燃烧起来就成燎原之势。在这个时候，任何压抑限制，都只是强化煽旺。顺情者生，逆情者死。陈最良的迂腐顽固，不失大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他的倒行逆施，知识起了催化作用。与其说是教化学生，毋宁说是激发学生。他自己最后只是落了个“绝粮”困境，再后来因学生之情成缘和而讨吃了残羹。

柳梦梅是杜丽娘实现爱欲情仇的工具、陪角。如果一块石头能被杜丽娘所爱而又能爱杜丽娘，那么，作者绝对用石头而不用柳梦梅。在男权社会，功名富贵是男人的专利，科场及第就可光宗耀祖，大魁天下，就可出将入相。将相出于科举，科举依靠男人，男人依靠女人，女人凭的爱欲。爱欲凭的是什么？正如冬雪夏雷、春雨秋风，这是自然的东西，是一声“关关雎鸠”就能唤醒的篝火。这不是天理又是什么？“存天理，无人欲”的逻辑矛盾或内在悖论不正在这里吗？“艺术比生活更真实”。《牡丹亭》的生命力就在于让一切欣赏该剧的人都大吃一惊：原来我们都生活在悖论之中，我们之所以活的累，那是因为我们活的伪。我们一方面要做陈最良，另一方面又要当柳梦梅或杜丽娘。鱼和熊掌岂可兼得乎？

冰心老人一生力倡力行爱的哲学、爱的文学、爱的人生。老人认为“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有人说是受了基督教博爱传统的影响。但基督教之博爱不正是《牡丹亭》的主题么？近年来，从魏明伦、阎连科不断有人“继承和发扬”《牡丹亭》爱的哲学，爱就是一切，爱就是人生的理念，公开在戏剧、在小说中为爱正名，甚至为潘金莲“评反昭雪”，不正是《牡丹亭》主题的当代表现么？也是对某些绝对化的官方正统观点的反抗。

在《牡丹亭》中，对于处于准囚禁状态下的杜丽娘来说，爱与欲是一回事，正如情与性之不可分割。所以，当她与“素昧平生”的柳梦梅乍一见面，就如烈火遇干柴，烧的一塌糊涂。这时候的杜丽娘是欲的使者。当她起死回生之后，在陈最良的阻挠、石道姑的相助、花神的庇护、杜宝的误会、阎王殿的胡判等等一波又一波的颠簸之后，欲终于升华为爱，性终于升华为情，丽娘成了爱的化身。而爱情最后又升华为宗教，“形而下者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爱情成了“道”，成了新的名教。成了“阴阳配合正理”，即最高、最神圣的“天理”。汤显祖“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很显然，超越了冯梦龙的“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境界。不是用男女之真情来揭发孔孟程朱名教之伪，而是树立了新的名教，这就是男女真情。杜丽娘“一生爱好天然“。男欢女爱就是天然。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爱欲就是自然，是人伦之大法，是人生之目的。这就是《牡丹亭》的主题思想与永久生命。把爱提高到齐天人，齐阴阳，齐生死之高度，提到超越生命并享有生命之绝对化的本体论程度，是汤显祖的创举，是《牡丹亭》的生命，是杜丽娘的形象之使命。阐述这一哲学新论，是杜丽娘形象的美学价值。

哲学是终极的普遍的人类之思想。文学是以故事表现的哲学。普遍人性与终极关怀是哲学之生命，是文学之使命。不表现哲学思想的文学作品，恰如不结果实的塑料花，只可装点生活，却没有自己的生命。《牡丹亭》之不朽，就在于它与《红楼梦》一样，是“宇宙的”、“哲学的”、“文学的”。我们不妨再附丽一句：是人性的、自然的、真实的，因而是超越的、永恒的美丽。这一切，只可归结为一个字：爱。或者一句话：自然的东西是最美好的东西，而爱是人性中最为自然的东西。人是人的，人也是自然的。爱是阴阳正配，为天人共有，它存在于人又不为人所独有，所以又超越人之生命。即如此，我们可以把裴多菲脍炙人口的诗改为：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苦为爱情故，二者皆可抛。想来杜丽娘是不会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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